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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治理研究专题】

新时代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社会学解析∗

王 伯 承　 　 　 张 广 利

摘　 要：随着国家社会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特大城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 新时期，方便快捷的地铁已成为特大城市现代化生活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风险突发、复合叠加、时空压缩、
危害全面等新兴风险特质在地铁安全风险领域表现得特别显著：一是风险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二是风险具有

全局性和系统性；三是风险隐患主要源于人流量大、受众广泛以及自身抗风险能力弱；四是一旦发生事故，伤亡多，
应急处置难。 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特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显著区别。 西方国家因

恐怖主义活动、阶级（阶层）冲突等造成的地铁安全事故数量比较多且后果特别严重；中国特大城市的地铁安全事

故却相对温和，但是对恶性的、危害严重的安全事故风险亦不能放松警惕，亟须提前做好预防和应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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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

升，交通需求也从“走得了”发展为“走得好”，地铁

因其准时、高效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与

此同时，社会也不得不应对地铁安全风险的可能危

害。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地铁安全事故，其后果触目

惊心。 新时期，中国特大城市体量不断扩张，地铁通

车里程持续飙升，防控地铁安全风险日益成为维护

城市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新时代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进入新时代，其中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报告还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了“三大攻坚

战”的首位。 近代以来，中国这个历经沧桑的文明

古国极度渴望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今天经济总量

稳居世界第二，人均 ＧＤＰ 突破 １ 万美元，中华民族

实现了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兴旺、从“赶上时代”到

“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贫富

差距、各种各样的“城市病”等现代社会风险日益严

重。 深刻的社会转型和急剧的社会变迁推动着身处

其中的人们开始步入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①，或
者说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发展阶段。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城市越来越

多地面临来自城市空间、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社会

秩序、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领域风险的挑战和压力，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变得越来越突

出。 中国地铁修建审批准入的基本条件，是 ３００ 万

以上的市区人口。 这已经远远超出 １００ 万人的国际

特大城市的人口体量标准。 因此，我国特大城市首

要风险要素是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人口因素本身就

会加剧其他风险的量级。 随着特大城市体量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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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地铁以其高承载量、高行驶速度、地下运行等优

势逐渐成为特大城市交通事业发展的重点，与此同

时，风险突发、复合叠加、时空压缩、危害全面等一系

列新兴风险特质在地铁安全风险领域表现日益显

著。 火灾、爆炸、恐怖劫持、有害物质泄漏、列车脱

轨、列车追尾、踩踏、自然灾害、重要设备严重故障等

都会直接影响地铁正常运行，并导致较大面积交通

瘫痪甚至更为严重的后果。 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就必须重视防控地铁安全风险。

二、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基本特点

当前世界范围内特大城市地铁安全事故层出不

穷且后果严重。 虽然造成事故的原因以及事故的表

现形式各有不同，但这些事故大多呈现出一些基本

特质：一是风险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二是风险具

有全局性和系统性；三是安全风险隐患主要源于人

流量大、受众广泛以及自身抗风险能力弱；四是一旦

发生事故，伤亡多，应急处置难。
１．地铁安全风险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

希·贝克在《自由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风险

是一个传统终结的概念”②。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现
代社会风险就是指人们之前把握的规律被打乱，人
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呈现出新的不为人所尽知的、不
确定的新特点、新趋势，即风险的不可感知性、不可

预测性、不可控制性、更强的扩散性、人为性和更大

的伤害性。③所有这些都具有现代性背景下风险的

鲜明特质，地铁安全风险亦是如此。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海地铁 １ 号线列车碰撞事故，就是一个典型

案例。 事故调查结论显示：风险事故的根源在于

２００１ 年的一次技术失误。④稍后，１ 号线再次接连发

生两起事故，一次列车故障晚点，一次变电箱冒出浓

烟，几处站点因此被封闭。 同一条线路一天之内发

生多起事故的报道瞬间传遍上海，一时间舆论哗然。
可见，风险自身具有隐匿性，８ 年时间的藏匿转化为

瞬间的事故爆发，这充分说明了现代社会风险的不

确定性和爆发的突然性。
２．地铁安全事故风险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

地铁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的庞杂系统，包括基础

设施、车辆、轨道、附属设施、供电、供水、通信、机电、
通风等各个环节；此外，地铁连接着城市大部分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重要场所，将城市的政治敏感区域、

商业核心地段、住宅密集区域串联成网，而且地铁是

辐射极广的地下交通设施，穿行其中的电、水、气、通
信等市政设施管道复杂密集，一处受害常常波及其

他，继而形成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城市相关运行体系

大面积瘫痪。 虽然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其自

我更新和纠错能力不断提升，但基于外界干扰因素

和技术自身的有限性，这些设施仍然存在发生故障

的可能，进而对地铁安全构成威胁。 对于特大城市

而言，地铁是实现城市公共交通四通八达、高效运行

的重要支撑，地铁的正常运行是保障城市交通体系

高效运转的关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上海地铁 １ 号线再

次发生故障停运。⑤事发后，在没有更好可替代出行

方案的情况下，大多数乘客只能就地“死等”，一时

间整个 １ 号线各个站点人满为患、水泄不通，相应站

点附近的交通濒临瘫痪。 特大城市交通对地铁的依

赖性以及地铁在市民日常出行中的重要性，由此可

见一斑。
３．人流量大、受众广泛以及自身抗风险能力弱

是加剧地铁安全风险量级的首要因素

地铁不仅以其清洁、高效、准时的优点受到绝大

多数市民的青睐，也极大地缓解了因地上空间不足

而产生的交通拥堵问题。 例如东京地铁新宿站是世

界上公认的客流密度最大的地铁站，拥有 １７８ 个出

入口，复杂的空间布局使该车站的抗风险能力极为

脆弱，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各种小型事故或骚乱事件。
就地铁总体客流量而言，中国远远超出其他国家。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国内特大城市地铁的日均客流量

排名前 ３ 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为

１１４８．３ 万人次、１１２２．５ 万人次和 ８９９．５ 万人次。⑥以

上海地铁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９ 日的客流量为例，当日总客

运量已达到 １２２３ 万余人次，其中有 ４ 条线路客流量

突破 １００ 万人次。⑦国际知名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玛

萨·艾伯森·法曼用“脆弱性”⑧来形容现代社会

的个体特征，由一个个分散的社会个体构成的总体

社会便造就了地铁场域的“风险社会”实体。 上海

地铁 １ 号线在黄浦江西岸贯通南北，采用全国最大

的地铁车型，依旧不能满足需要；因为缺乏可替代性

方案，所以 １ 号线是上海轨道交通最为繁忙、最重要

的大动脉，人流量大，抗风险能力弱，这些也是该线

路事故频频见诸报端的重要原因。
４．应急处置困难是事故发生后的主要难点

地铁运行系统封闭，大多分布于地下隧道，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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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风险能力本就比较脆弱；此外，地铁交通往往人

流量大、人口密集，因此，一旦发生地铁事故，极易产

生“点堵、线瘫、面乱”的叠加效应⑨。 如果地铁运

行系统内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短时间内密集人群

聚集在狭小空间内，很难及时逃生；加之事故产生的

浓烟、毒气难以及时排除，非常容易造成大规模人员

伤亡的灾难性事故。

三、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十大诱因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安全事故的诱因是自然灾

害因素，地质灾害、台风、海啸、暴雨等是地铁安全运

营必须面对的“不可抗力”或者说“难抗力”。 但是，
随着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很多

自然灾害是可以预测并提前应对的。 当前不可忽视

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对地铁安全运营的影响。
分析全球已发生的地铁安全事故，可以发现很多地

铁安全事故来源于人类活动及其技术设计缺陷或制

度安排不当，而且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宗教对立、贫
富差距等酿成的恐怖主义活动或报复社会事件等，
越来越成为地铁安全风险的重大隐患。

１．暴恐事件导致的地铁安全事故

地铁里人群密集、通风条件有限，在这种封闭空

间中针对大批人群所实施的暴力袭击，其结果通常

是灾难性的。 恐怖袭击的主要形式包括爆炸、投毒、
绑架或劫持人质、纵火、暗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等。 全球公认的世界性特大城市伦敦、纽约和东京

均发生过地铁恐怖袭击事件。 自 １９８７ 年伦敦克罗

斯地铁站爆炸案发生以来，国际上针对地铁的恐怖

袭击层出不穷。 １９９５ 年发生在日本东京的“３·２０”
地铁恐怖袭击案是二战后日本本土遭受的最为严重

的袭击。 邪教组织通过在地铁车站和车厢释放毒气

实施袭击，并造成 １５ 人死亡、５０ 多人受伤、数千人

出现短暂性失明的严重后果。⑩

２０００ 年以来，恐怖主义事件在地铁这一公共空

间不断上演。 例如，２００５ 年“７·７”英国伦敦地铁恐

怖爆炸案共造成 ５２ 人死亡、７００ 余人受伤，在世界

范围内引起大众对地铁安全的心理恐慌。最近几

年影响比较大的有 ２０１７ 年“９·１５”伦敦帕森斯·
格林地铁站爆炸事故、２０１７ 年“１２·１１”纽约—新泽

西港务局车站爆炸事故。可见，针对地铁交通实施

的恐怖袭击活动从未停止，特别是以基地组织为代

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区域分裂主义与独立势力把

人员流动甚巨的地铁作为自己宣传口号和表达意志

的重要公共场所。 ２０１９ 年，香港暴乱分子频繁利用

地下交通空间制造暴力冲突事件，其暴力犯罪行为，
明显具有恐怖主义性质。

２．特大城市高密度人群中的社会心理问题

高密度人群（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是指在一个

相对窄小空间内的集聚群体。 社会个体基于这种特

定的物理环境和身心处境，会产生相应的心理和行

为问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通过对

城市中高密度人群的接触，研究这类群体中人与人

之间的敌对与无情，并得出结论：人口的高密度及其

产生的病态心理会导致越轨行为的增加。从某种

意义上讲，特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瞬时、表面和片段

性的互动或接触之于个体的群体归属感都是无意义

的。 这主要是因为特大城市中高密度人群中人与人

之间形成的“弱关系”消解了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传统情感纽带，从而导致个体的集体意识泯灭；与
此同时，新的维系纽带尚未形成，碎片化的个体常处

于孤立的原子化状态，这极易诱发个体心理和行为

的失范，进而形成社会心理问题。 孤独个体的失范

行为在地铁空间的“展演”，折射的正是特大城市高

密度人群中的社会心理问题。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韩国大邱市地铁中央路站发生火灾，事故造成 １９８
人死亡、２９８ 人失踪。 之所以说失踪，是因为大量死

亡者被烧成骨架，当场无法辨识。 经调查，纵火人因

为生活遭受挫折，认为“与其孤独地死去，不如与其

他人一起死”。
３．地铁及其附属设施陈旧或升级滞后

地铁附属设施事故主要包括车站、上下行楼梯、
扶梯、电梯、站台乃至便利店等商业类设施，上述设

施如果出现意外状况，同样会成为地铁运营中的安

全隐患。 由于发达国家的地铁建造较早，一直运行

到现在，不可避免存在设施陈旧、滞后的问题。 一旦

地铁及其附属设施过于陈旧或没有及时升级，就容

易出现机电类故障事故或电气类故障事故。 １９８７
年“１１·１８”英国伦敦地铁站的严重火灾事故，就是

因为地铁自动扶梯没有及时更新新型防火材料而成

为引火点所造成的。２０１４ 年“７·１５”莫斯科地铁

脱轨事故的起因也是源于没有及时对地铁设备进行

更新换代。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日本东京地铁银座

车站因不明物质燃烧引起火灾事故，事后查明是地

铁附属设备陈旧与老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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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地铁超高负荷运行的潜在风险

联合国通常将 １００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划定为特

大城市。 然而，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体量是国际标

准的 ５—１０ 倍。截至 ２０１４ 年，北京市人口密度最

高的东城区、西城区就超过 ２ 万人 ／平方千米；上海

市则有 ８ 个区的人口密度超过 ２ 万人 ／平方千米。

由此可见，中国特大城市地铁线路的人口负荷远高

于西方国家。 从其他指标来看，世界上最长的地铁

线路乃至跨区域跨省线路都在中国的特大城市中运

行。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上海轨道交通网络规模位

居全球第一，有 １５ 条轨道交通线，运营长度 ７８４．６
千米。但是按照北京的地铁规划，上海的世界第一

很快要被北京取代。在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催

生下，中国正在掀起新一轮的地铁热潮，全国的地铁

建造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持续上马的地铁项目和不

断更新的地铁网络会形成所谓的特大城市局部空间

极化而衍生新型“空间”维度的马太效应，也就是常

发生的一种城市交通现象，即越是繁忙拥挤的枢纽

位置，会在不断扩大的网状版图里越来越繁忙拥挤。
目前特大城市地铁单位面积人口负荷持续加重的现

象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地铁安全风险。
５．“地铁热”背后潜在的制度风险

当下，地铁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城市生活的重要

标志，因此一、二线城市都在积极推动各自城市的地

铁项目。 同时，已经开通地铁的特大城市则是力争

开拓更多、更长的线路。 ２０１０ 年上海地铁的运行里

程仅为 ４００ 千米左右，十年左右时间，这个数字增长

了将近 １ 倍；截至 ２０１９ 年，在中国已开通地铁的城

市当中，有 １３ 座城市的地铁运营里程超过 １００ 千

米，而且上海、北京、广州的地铁通车里程已把纽约、
巴黎和东京甩在身后。

这股“地铁热”的背后，缓解交通压力固然是一

个重要原因，兼顾特殊时期可用作防空洞、军事指挥

所等国防设施的战略需要也是实情。同时也要看

到，地铁项目加速上马背后鲜明的经济考量。 在城

市空间极度紧缺的特大城市，地铁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按钮”和“钥匙”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基于

地价、房价的“廊道效应”，“地铁开发对于地价无

与伦比的拔升能力”也是中国特大城市不断扩展

地铁交通版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动机。 从南到

北，从东到西，在中国的土地上，每一个特大城市都

不满足于既有的地铁或轨道交通规模，仍在致力于

拥有更多的线路和更长的通车里程，这背后的潜在

风险值得引起警惕。 建造地铁对于预设区域地形地

貌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并非任何城市任何区域都

可以修建地铁。 然而，现实中很多地铁项目是以边

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在进行，因此造成的惨

痛教训不一而足。 杭州地铁轨道坍塌事故、大连

地铁通道坍塌事故等，说明一些城市在建或已竣

工的地铁线路本身处于不适合建地铁的地段或地质

条件极其恶劣的区域。
６．地铁系统故障或人为操作失误

我国是地铁建设的后发国家，在高速度、大规模

的地铁建设中，配套设施维护、人员操作等方面难免

出现管理漏洞。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铁设施更新换

代滞后及其老化风险等问题，中国后发式的现代化

往往能采用最新技术和新设备，此时“与人有关”的
风险因素成为地铁安全风险防控需要关注的一个重

要方面。 例如，２０１１ 年“７·５”北京地铁踩踏事故的

起因，就是 ４ 号线动物园站 Ａ 口上行电扶梯因日常

维护不当发生设备故障，原本上行的电梯突然变为

快速下滑。２０１１ 年“９·２７”上海地铁 １０ 号线追尾

事故也是人为操作失误造成的典型案例。

７．自然灾害诱发的地铁安全风险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是一个自然灾害

大国。 面对雷电、地震、暴雨等突发性很强的自然灾

害，如果缺乏科学有效的应对机制，就很难避免严重

的地铁安全事故。 这些年来，因自然灾害诱发的地

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

点。 例如，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７ 日，受台风“麦莎”影响，上
海市区淮海路等多条道路因暴雨严重积水，并倒灌

地铁 １ 号线区间隧道，导致列车停止运营 ５ 小时。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暴雨导致武汉市区主干道大面

积严重积水，许多地铁站发生雨水倒灌，以致市中心

部分地铁路段临时改线；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武汉地

铁多个站点再次因连日阴雨出现大面积渗水点或漏

水处，以致不得不在站台站厅摆放桶、盆接水，安全

隐患显而易见。

８．乘客意外事件诱发的地铁安全风险

一般意义上乘客意外事件诱发的地铁安全事故

风险最多见的是踩踏事件，然而现实发生的乘客意

外事件已不局限于此，在庞大客流和高速运行的地

铁环境中，任何小的事端都会诱发相应的蝶变效应。
譬如在地铁散发小广告、扫码、兜售、吃零食、打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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嚏、推搡、抢座等个人行为甚至对于新政策的不同理

解都可能成为风险的诱因。 诸多乘客意外事件大致

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乘客主观偏差行为事故。 譬如

２０１８ 年“１２·２５”上海地铁 ３ 号线乘客擅自翻越电

动栏杆致死事件、２０１５ 年“８·２”武汉地铁 ２ 号线

地铁抢座骚乱事件。 二是乘客非主观行为诱发事

故，这类行为往往不受乘客主观意志支配。 典型案

例是 ２０１５ 年“４·２０”深圳地铁 ５ 号线乘客低血糖晕

倒诱发的踩踏事件。三是其他一些新型突发事件。
例如：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早高峰时段，在上海地铁 ４
号线海伦路站，基于“左行右立”政策的不同理解，
两名乘客发生争执引发地铁通道秩序紊乱；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深圳地铁 ７ 号线有人为拍摄小视频赚取

点击率，在列车上突然大喊“趴下”，并同时做出俯

卧在地的诱导动作，顿时引发车厢一片混乱。

９．特大城市阶层分化引发的冲突问题

路易斯·沃思通过对西方特大城市的经验研究

认为，巨大的人口规模造成专门化分工，这种专门化

导致人们以利益特殊性来组织彼此的关系，进一步

产生社会分裂和碎片化。对以伯吉斯为代表的大

部分西方社会学家而言，许多特大城市变得越来越

无法统驭的主要原因，是阶级（阶层）分化在空间维

度上表现出来的空间分化。这对于城市地铁空间

来说，也是一种潜在风险———随着地铁交通网络的

扩张与延展，城市地铁系统连接的区域往往能贯穿

郊区到市区的任何角落。 西方国家长期的阶级分化

和种族隔离加深了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引发大量

地铁暴恐袭击活动，已严重影响城市社会安全。
不同于西方国家特大城市中的阶级分化、种族

歧视与暴力冲突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缺

陷导致的。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很好的民族政策一

定程度上规避了这一风险。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新
时期，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在

一定层面上还顽强延续着，在特大城市的时空维度

上，贯穿市区、郊区、农村的地铁轨道交通承载来自

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人群，无形中增加了特大城市

因阶层分化而发生地铁安全事故的风险。
１０．特大城市报复社会事件

新时期，我国社会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极端化冲

突风险同样存在，且主要表现为时有报道的报复社

会事件。 特大城市的人口体量加剧了社会领域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频率，进而也带来了个体与他人或组

织机构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如发生于个体之间的

人际纠纷、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劳资纠纷（甚或冲突）
以及制度安排或制度执行过程中个体被迫遭受的管

制和规训。 诸如此类的矛盾纠纷往往与利益受损及

心理创伤相伴而生，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

解决，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受伤个体内心随时可能

被唤醒的“相对剥夺感”极易诱发报复社会的突发

事件。 和前面的暴恐袭击不同，报复社会事件的行

动者多是为了报复社会以泄私愤，而地铁及其附属

空间就是“最好的展演舞台”。虽然报复社会事件

的危害性较之恐怖袭击偏小，但该类事件与普通民

众日常生活的公平正义诉求密切相关，风险藏匿于

更为庞大的不确定的多数普通人。
因此，不能任由上述类型的风险因子持续叠加、

累积。 为了避免 ２００４ 年香港地铁纵火案、２０１７ 年

“２·１０”香港地铁尖沙咀站火灾事故等类似恶性事

件再次发生，需要全力以赴应对各种极端化矛盾可

能诱发的特大城市地铁安全事故。

四、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防控维度及应对逻辑

自从乌尔里希·贝克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
的概念，全球范围内旋即掀起了一股风险社会研究

热潮。 随着吉登斯、拉什等人的加入，逐渐形成了技

术风险、制度风险和文化风险的三大研究进路。相

应地，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首先是技术设计缺陷或技术操作失误的潜

在可能，其次是制度安排、政策规划的制度化风险，
最后是作用于特大城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文

化心态风险。 因此，需要从诱发地铁安全风险的以

上三个维度出发，探寻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防控

的可能路径。
１．针对技术风险问题

虽然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程度，但科学技术始终存在着自身的不确定性与

局限性。 对许多普通人来说，科学代表着客观、正
确、合理，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与遵从。 但是，
随着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

并广泛渗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逐渐了

解到科学技术的可变性和局限性。针对地铁安全

的技术风险问题，除了依靠科技工作者的不断攻关

和发明创新以外，在日常运行中还需做好以下三方

面的工作。 其一，要对各种设施设备做好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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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更新的工作，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尽力将风险

消灭在萌芽状态；其二，提高新型先进科技在地铁安

全防控中的实践应用水平，如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

术，为人流预警、信息发布等提供可靠依据；其三，地
铁运营与管理部门应时刻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地铁安

全态势，从过往事故中汲取教训，杜绝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诱发事故的潜在风险。
２．针对制度风险问题

基于特大城市地铁规划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制

度化风险，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严格地铁项目的审

批与监管程序，有效督促相关规划机构、建造方和运

营方不断提升规划管理水平、轨道交通建设水平和

安全运营能力。 具体对策主要体现在地铁规划与建

设、轨道交通多制式发展、运营与维护、应急管理等

方面。
第一，地铁规划与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质

地貌、自然灾害的影响。 对于轨道交通线路设计、站
点选择、换乘节点安排，地面公交接驳方案、地下空

间和地上空间的设计与施工等都需要进行广泛咨询

与深入研究，重视不同空间的连接、联通问题，确保

事故发生时能及时展开多种形式的有效救援。 此

外，针对部分压力过大或可能过大的地铁线路和站

点，需提前做好交通可替代方案设计，以防某个地铁

线路失效或站点受阻而使整个城市交通系统受到严

重影响。
第二，要灵活选择轨道交通制式以规避地质灾

害和稀释地下轨道负荷。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中国大

陆地区共有 ３５ 个城市建设并开通了轨道交通，在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中，地铁占比为 ７５．６％。我国

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土地制度非常有利于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者灵活地选择轨道交通制式———根据实际情

况，采用轻轨、单轨、有轨电车、磁悬浮等多制式发

展形式，利用地上轨道线路建设和增加轨道交通线

路总里程等办法，规避地质灾害和稀释人口负荷对

地下轨道安全造成的压力。
第三，应做好地铁运营与维护工作，严格执行国

家各种强制性标准。 制度（机制）风险不仅存在于

地铁规划与建设环节，还更多地隐匿在地铁的日常

运营与管理过程中。 鉴于安全制度不健全、安全制

度无效或部分无效、安全规章制度不执行等问题是

目前地铁安全制度风险的主要来源，亟须提升地铁

运营或监管部门执行各项安全制度的力度。

第四，有必要尽快将特大城市地铁安全应急管

理工作纳入市应急管理局统一指挥体系。 在国务院

新一轮机构调整中成立了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

急管理部的背景下，为了增强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

险防控能力，有必要尽快将城市地铁安全应急管理

工作纳入应急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体系，形成分工

明确、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联动机制，并适时

进行各种形式的应急联动响应演习（演练）。 针对

可能发生的地铁暴恐事件，要坚持预防为主、统一领

导、分工协作的原则，不断完善地铁反恐怖防控体

系，建立行业间反恐怖防范协作机制，利用新型先进

技术对潜在的暴恐行为进行布控，不断提升地铁安

全保障能力。
３．针对社会文化心态风险

社会心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作为一种动态

社会心理现象，它既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又对社会存

在和经济发展起巨大影响作用。就整体而言，经过

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大踏步发展，社会大众的民主意

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社会心态日

趋理性与成熟。 但是，公众的个体义务意识、公德意

识尚没有伴随自身权利意识的显著增强而明显提

升，同时因经济利益分化速度较快，贫富差距、阶层

差距、群体分化等社会问题导致“被剥夺感”、心理

失衡、孤独、焦虑等负面社会心态凸显。 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如果任由负面社会心态弥散，其结果不堪设

想。 因此，应重视从社会文化心态的角度入手，做好

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预防和应对工作。
第一，要营造好地铁这一公共空间的和谐氛围，

减少不和谐因素诱发的冲突事件。 总览国内外的地

铁安全事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一些意外事件

导致的；特别是报复社会事件，看似随机发生的偶然

事件，实际上都是行为人心态上的失衡，在无法疏解

的情况下持续发酵造成的，很多情况下任何一个极

小的事件或行为都有可能成为行为人情绪燃爆的

“导火索”。 因此，作为特大城市重要的基础公共服

务设施和公共空间，良好的地铁乘坐体验对于广大

乘客而言有着不容忽视的精神价值。 增强地铁空间

的和谐氛围，就要努力营造优良的乘车环境，倡导文

明乘车、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地铁营运

部门应适时开展广泛的地铁乘坐满意度调查，及时

处理民众反映的问题，认真整治不文明行为。
第二，要强化特大城市市民安全乘坐地铁的风

２９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险意识。 针对地铁物理环境封闭性和其间人流高度

密集等特点，乘客要有相应的安全意识和避险意识。
既要坚持向广大市民普及安全知识和应对突发事件

的基本技能；又要强化相关管理部门的风险意识，提
高自身风险防控能力和地铁安全保障能力。

第三，要及时在正规媒体和权威平台发布事故

信息，防止以讹传讹。 风险文化理论认为，实体风险

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实现相应的转化，即“风险已

经成为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感情的核心”。 虽

然地铁安全事故风险主要集中在地铁车厢安全风

险、地铁站台安全风险、地铁建筑及其附属物安全风

险，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地铁安全事故在网络上的发

酵，有异化或持续扩大化的倾向。 因此，政府需要加

强媒介治理与引导，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

五、小结

新时期，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地铁轨道安全是

其中的重要一环，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基于世界范

围内地铁安全事故的梳理，可以发现部分事故的诱

因是自然灾害的因素，但更多的地铁安全事故还是

来源于人类活动及其技术设计或制度安排，特别是

人类社会的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宗教对立、贫富差

距酿成的恐怖主义或报复社会的事件等越来越成为

地铁安全风险的重大隐患。
中国特大城市体量不断扩张，地铁通车里程持

续飙升，地铁安全风险防控任务十分艰巨，时间十分

紧迫。 在追逐美好生活的新时代，这是中国人特有

的“幸福烦恼”。 现在，中国的地铁系统用精湛的技

术、出色的安保、一流的基础设施，承担了世界上绝

无仅有的庞大人口体量，并长期保持平稳运转，不断

满足国内特大城市市民的出行需要。 从基本国情、
人口体量、国家性质及其制度安排、城市发育程度等

角度来看，中西方地铁安全风险有着鲜明的差别，这
主要体现为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阶级（阶层）冲突

造成的地铁安全事故数量特别多、后果特别严重；中
国特大城市的地铁安全事故则相对温和。 但在新时

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大环境下，特大城

市的空间分化所造成的群体对立与冲突问题以及报

复社会事件在地铁场域的“展演”，越来越成为中国

特大城市地铁安全运行的威胁，因此对恶性的、危害

严重的安全事故绝不能放松警惕，亟须提前做好预

防和应急准备。

注释

①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３ 页。 ②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

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１９ 页。 ③Ｓｅｅ Ｂｅｃｋ Ｕ．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Ｗｏｒｌｄ 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２，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４， ｐ３９．④参见《上海地铁 １ 号线列车相撞事

故 原 因 查 明 》， 环 球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ａＫｒｎＪｍＶｏＳ，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 ⑤参见《沪 １ 号线突发设备故障

　 上海地铁发布情况说明》，东方网， ｈｔｔｐ： ／ ／ ｓｈ． ｅａｓｔｄａｙ． ｃｏｍ ／ ｍ ／
２０１９０６２６ ／ ｕ１ａｉ１２６２０６７０＿Ｋ３６３２０．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⑥参见

《中国 ３３ 城市地铁排名出炉》，中关村在线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３６２６８８０１６１１３２６３３９＆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 ⑦参见《 １２２３． １ 万人次：３ 月 ９ 日全网再创客流新

高》，上海地铁网，ｈｔｔｐ： ／ ／ ｄｙ． １６３． ｃｏ ｍ ／ ｖ２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ＣＨＬＶＪＡＮ０
５１４ＢＴＳ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⑧Ｓｅｅ Ｍａｒｔｈａ Ａｌｂｅｒｔｓｏｎ Ｆｉｎｅｍａｎ．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２０１７， Ｖｏｌ．４， Ｎｏ．３，ｐｐ．１３３ －１４９．⑨参见李恒：《总体国家安全观

战略下健全地铁反恐怖安全研究》，《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⑩参见葛建中等：《化学灾害事故医疗救援的计划与实施》，《中国工

业医学杂志》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 参见方金英：《英国穆斯林激进化的

根源———〈英国穆斯林〉介评》，《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５ 年第 ８ 期。 
参见王金岩：《欧洲安全问题中的北非因素》，《当代世界》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佟娟：《纽约地铁爆炸案：“独狼式”袭击》，《法律与生活》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数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底，与香港市民生活工作

息息相关的 １４５ 个地铁站和轻铁站遭到破坏，站内设施大量受损，出
入闸机遭破坏约 １６００ 次，站内闭路电视镜头被毁约 １１００ 次。 参见

人民日报评论员：《煽动暴乱必遭唾弃　 践踏人权不会得逞》，《人民

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Ｓｅｅ Ｎｇ 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ｉｔｉｅｓ － ａｉｒ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ＶＡ）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７，
ｐｐ．１４７８ －１４８８．Ｓｅｅ Ｌｏｕｉｓ Ｗｉｒｔｈ．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ａ Ｗａ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３８，Ｖｏｌ．４４， Ｎｏ．１， ｐｐ．１－２４．参见王策：《韩国

大邱地铁纵火案》，《都市快轨交通》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参见孟正夫

等：《伦敦地铁君王十字车站重大火灾情况及其主要教训》，《消防科

学与技术》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 地铁维修人员本该使用特殊闭塞器固

定道岔，却用普通的金属丝取代这种新式的可移动闭塞设备，从而导

致地铁脱轨，并造成 ２０ 余人死亡、１６１ 人受伤的重大伤亡事故。 参

见王一媛：《全球近期灾害录（２０１４．６．１１—２０１４．８．１０）》，《防灾博览》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参见《东京地铁银座车站失火 ６．８ 万人出行受

阻》，中新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６ ／ ７７３３１６４．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

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０ 万—１０００ 万

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０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参见《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国政府网，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９２２５． ｈｔｍ，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参见赵新正等：《中国副省级及以上特大城

市人口空间分布与多中心性研究》，《干旱区地理》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３９

新时代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社会学解析



例如，全长 ８２．４ 千米的上海地铁 １１ 号线是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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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不满而采取的过激行为，是一种个体化行为。 参见李启荣：
《香港地铁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５ 日纵火事件处理》，《现代城市轨道交通》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卢文刚、叶丽娅：《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城市人为事

故及灾难应急响应———以香港“２·１０”地铁纵火事件为例》，《上海

城市管理》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

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

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年，第 ６—９ 页。
例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 １ 号线建设过程中，不断攻克科技难

题，然而地铁线路的奋勇广场—森林区间在 １９７４ 年施工期间和

１９９５ 年运营期间，还是发生了严重的透水事故。 参见孙钧：《国内

外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和问题》，《隧道建设》 （中英

文）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参见张沛、王超深：《中国大都市区市域快轨

发展滞后的原因》，《城市问题》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 参见郑会霞：
《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与应对之策》，《中州学刊》 ２０１９ 年

第 ７ 期。 参见［英］斯科特·拉什、王武龙：《风险社会与风险文

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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